
先有皂角树，后有北镇街
城区有棵千年皂角树，村民盼望重点保护它
文/片 本报记者 于荣花 本报通讯员 崔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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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城
今日滨州

蔼按

夜听窗外雨打芭蕉，油灯燃尽岁月斑驳。一座城市像一个人。
是灯红酒绿的张扬还是独守寂寥的淡然？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性格，它像一杯醇酒，需要慢慢品味。无论是生于斯长长于斯的本地人，还是客居异乡的漂流族，无不在创造这座城

市的时候被这座城市的气息感染着。
文化是一种力量，也是一座城市的脊梁。当繁华褪尽，人们还能在热闹过后找到精神归属，这是一座幸运的城市，也是是一座城市的幸运。
本报特推出“文化寻踪”栏目，深度挖掘和剖析滨州这座城市的点点滴滴，将这座城市鲜为人知的一面翔实而优雅地展展现在您的眼前。

栏目寄语：

皂隶舍身救县令

种下皂角寄恩情

根据老北镇居民说，在南北
朝末的北齐(一说在西汉末年，另
一说在北宋)时候，这一带已成为
济水(又名大清河)北岸的一个小
水旱码头。有一年济水大汛，县令
来此巡查水情。他骑马登上连接
济水南北的小木桥，马被汹涌的
波涛惊颠，扬起前蹄对天长啸，一
下将县令掀入桥下浪涛中。在这
千钧一发之际，一位小皂隶 (衙
役)奋不顾身跃入水中，在惊涛骇
浪中几经沉浮，终将县令托至岸
边。最终县令被岸边的百姓所救，
而那位小皂隶却因筋疲力尽而被
恶浪卷走。获救后的县令对舍身
救自己性命的小皂隶不胜感激，
连连慨叹：“此乃皂隶中之佼也！”
遂取“皂角”与“皂佼”的谐音，亲
手在码头旁边栽下一株皂荚树
(当地俗称皂角树)，寄托自己对
救命恩人的感怀之情。这就是古
皂角树的来历。

后来，皂角树越长越高，在附
近居住的人也越来越多，逐渐在
这里形成了一个较大规模的集
镇。因其地处济水亦即大清河以
北，故名北镇，即现在的滨州市城
区雏形。据说，当北镇形成为一个
集镇之后，唐朝初年，著名大将尉
迟恭曾奉命来北镇督修玉皇庙。
听说这株皂荚树的故事后，他深
受感动，于是特意命属下将营帐
扎在此树旁边，并亲自为其培土
浇水。还在树下垒一棋台，闲暇时
与同僚在此对弈，后人称此为“将
弈台”。

此后，又是千年过去，“将弈
台”慢慢不见了踪影，但皂角树却
历遭磨难奇迹般长到现在。清朝
中叶，原树遭雷击，被人锯掉残
干，但这株具有顽强生命力的皂
角树却又从原根上发出新芽重新
长成。

树下遥想当年事

甜水绵绵养千年

10月14日，记者来到位于滨
城区黄河一路渤海五路西南角的
六街居委会，在居民刘玉山家里，
记者见到了这棵千年皂角树。虽
然大树的主要枝干已经干枯，没
有了树叶，但其他的枝叶仍是郁
郁葱葱，附近空地上，又有老皂角
树的旁枝拔地而起，快要赶上主
干的树枝高度。传说里所说的“将
弈台”早已无迹可寻，但伫立树下
仍能想象当年树下的热闹繁华和
人们对此树所给予的美好颂扬。
五户居民的平房将这棵古老而庞
大的皂角树包围起来，让这棵皂
角树周围有约6平米左右的空地，
南侧就是刘玉山家中堆积的一些
柴火。

老居民张吉尧告诉记者，他
是1939年生人，在他六七岁的时
候，皂角树在一位姓高的人家里，
家中的房屋方位跟现在差不多，
后来又换了另外一位姓高的，再
后来刘玉山才搬过来。“那时候皂
角树附近的空间大一些，树也已
经‘空膛’了，我和小伙伴们玩捉
迷藏，总往树洞里钻。”经张吉尧
的指点，记者才发现树身的西北

侧有一个洞口，已经被居民用水
泥抹平了。

如今，庞大的皂角树需要三
人才能合抱过来，跨过了那么长
的历史，什么让它千年屹立？居民
告诉记者，其实在村子有一眼“甜
水井”，居民崔先生说，在很早以
前，整个北镇的居民都要在这排
队取水，后来自来水普及，这口井
废弃不用。居民张吉尧说，在这口
井之前，村里还打过两次井，也都
是甜水，最早的是两口井，也称姐
妹井，为了喝到六街的甜水，当时
的居民都大老远赶来到六街的姐
妹井旁。当时村子还叫糠市街，后
来才改名叫六街。

“说也奇怪得很，渤海五路以
西，靠近大坝大概一二百米的地
方都是甜水，但是过了渤海五路
往东就是咸水了。”而这个千年的
皂角树就处在甜水系中，村民猜
测，正是这种甘甜的水质滋养了

这棵皂角树，让它在千年的时光
里经受着风吹日晒，屹立至今。

为了向记者验证甜水的真实
性，张吉尧特意将家里闲置很久
的手压井引出水来，给记者舀了
一瓢，水中有丝丝的甘甜，爽口而
柔绵。在一些经常思考这棵老皂
角树的居民心理，总觉得这些甜
水和这棵千年的皂角树有着千丝
万缕的关系。

“先有皂角树，后有北镇街”，
这个人们口口相传的话让千年皂
角树越来越神圣起来。但看着日
益旺盛的皂角树，居委会的老人
似乎有些忧虑。

皂角老树悠岁月

诱发后人吟诗篇

今年年初，六街居委会崔先

生给记者打来电话。为了呼吁和
歌颂皂角树，他特意将皂角树的
故事进行了整理，而且自己创作
了关于皂角树的几行小诗。“我想

通过这些诗歌，让人们逐渐关注
皂角树，让有关部门也能给皂角
树越来越多的保护。”

在一张普通的A4纸上，崔先
生向记者展示了自己整理的皂角
树的传说，最后一段这样写：“此
树仍根深叶茂，又在树旁新增嫩
枝，为弘扬古迹文化，请有关部门
坚定保护。”在文章后面附着崔先
生的诗歌：“风风雨雨越千年，几
度沧桑几迁变。吐出新枝增岁月，
挺伸老干斗寒严。相伴数代乘阴
凉，不论虚名供世传。皂角老树悠
岁月，诱发后人吟诗篇。”六街近
村的一个居民高嵩也曾作“皂角
荫遮糠市街，紫藤叶罩大宅院”两
句诗歌，由此可见皂角树在老北
镇居民心中的地位。

居民张吉尧也曾特意查询过
关于皂角树的资料，曾作“古树新
枝传千年，沧桑更迭见证人。”并
在诗句后面加上注释：“神奇的皂
角树，豆科类，能治病染发。”在张
吉尧老先生收藏的资料里，也有
很多关于老皂角树的报道和资
料，还有他曾经向人大代表提出
的关于保护皂角树的提议。

村民希望加强保护

让皂角树万古长青

在居民张吉尧的家里，记者
看到了一份滨州市人大代表、滨
州市建筑公司张焕英曾在1987年
提议的关于加强皂角树保护的文
字。后来，市政府领导作了批示，
还派专人去实地勘查。后来皂角
树在大家的关注中得以保护，皂
角树的周围也让居民用砖头修葺
起来，树干的中空部分也让一些
有责任心的居民用水泥填上。

“但时代不同了，现在的皂
角树需要更多的保护，无论从专
业的角度还是从旅游角度，皂角
树都需要更多人的努力来让它
的价值最大限度地体现。”六街
居民告诉记者，时间一长，皂角
树周围的空间越来越小，修葺的
砖块也有些破损，似乎这种保护
远远已经不能满足越来越多的
人对皂角树的重视程度。记者通
过查询得知，滨州各大论坛里也
有网友曾讨论过皂角树的传说，
对皂角树也有强烈的向往，但很
少有人能知道具体的皂角树在
什么地方，对皂角树的保护也抱
着一种忧虑的心态。

居委会几个老同志曾在一起
提起此事，谈及现在皂角树附近
的空间狭小，大家曾试想和皂角
树附近的五户居民商议，让各自
都退让一些空间，给皂角树更多
的地方，村民可以集体出钱给这
五户人家的损失作出一定的赔
偿。“如果政府能重点将这处景点
保护起来就好了，博兴老槐树也
是一棵千年古树，现在比这棵皂
角树得到的照顾和宣传就多得
多。”张吉尧告诉记者，他曾在去
蓬莱旅游的过程中注意过，一些
地方的古树都被保护得非常细
致，“中间‘空膛’处用砖或者什么
东西填充，外面用水泥糊上，颜色
和树干的颜色一模一样，既美观
又确保了树木的稳定性。”

“这不仅是老六街村的一个
念想，也是整个北镇的一个象
征，不能让它这么永远冷落下去
吧！”有些居民谈起老皂角树时
轻叹一声。

在滨州市滨城区黄河大堤北侧六街居委会，有一户以靠卖

水为生的刘姓人家，这户人家房屋东侧六平米左右的空地上长

着一棵皂角树。居民中流传着“先有皂角树，后有北镇街”一说。

如今，这棵千年皂角树和“皂隶救人”的动人传说虽被人越传越

广，但相关的保护却未相应增加，居委会的老人们有些忧虑。

如如今今的的皂皂角角树树虽虽已已““空空膛膛””，，但但除除了了老老去去的的枝枝干干外外，，其其余余枝枝干干仍仍郁郁郁郁葱葱葱葱。。

资料片中的老皂角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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